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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年1月ᓅ北平和平解放，5月ࡍ我

㻛党组织调到北平市新民主主义青年ഒ筹

༷委员会ቁ年ݯㄕ部工作。我当时是清华

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，中共地下党员，

青年ഒ总支部委员，学生自治会第四届

理事会的福利委员。和我前后同时从清华

大学调到青年ഒ市委任大学部长的䘈有王

⎂同志。我到ቁ年ݯㄕ部工作不久，部长

华亪㻛调离ഒ市委，ഒ市委任命我接任ቁ

年ݯㄕ部部长。当时ഒ市委在王府Ӆ南

ਓ，一个带地下室和小礼堂的二层小楼里

办公，工作人员大㓖有一Ⲯ人ᐖਣ，䲔了

杨՟㇤、张大中几位领导人外，大部分是

刚从北平各大中学校里调出来的地下党ഒ

员学生，年喴䜭是二十岁上下，䘈有ቁ数

㘱区来的工农干部。当时实行供给制，䜭

⋑有工资，䲔免䍩伏ᇯ外，⇿年发给⇿人

离开清华几十年的工作经历
○牛竞存（19�7ÿ19�9 外文）

两྇⚠色单制服，两年发给一྇⚠色ỹ制

服˗外出工作可以僁公用自行䖖˗⋑有节

日，工作不分ᱬཌ，当天的事办完才去ٷ

集体ᇯ㠽Ձ᚟。

1949年 10月 1日下午，举行中华人民

共和国成立大会，北平改名北京，成为首

䜭。大会场设在天安门෾楼和天安门广

场。东长安㺇ᧂ上的⑨行队Խ，最前面是

队，紧接着是小学生、中学生、大学ߋ

生、各界职工和市民㗔Շ代表。国家领导

人∋主席、刘ቁཷ副主席、ઘ总理、朱总

ਨԔ等ⲫ上天安门෾楼，礼⛞齐呓，歌声

伈ᢜ，∋主席向全国、全世界宣布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了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

了。台上台下欢呼“∋主席万岁”，欢呼

声和掌声经久不᚟。中国人民多年来深受

帝国主义Ⅺ঻，日本公子入ץ中国十多年

的㤖日子结ᶏ了˗㪻介⸣৽动政ᵳ㻛推㘫

了，中国人民心中无比的高兴。这一天

中国人民永远䬝记、年年ᒶ祝。

在我从清华调到北京ഒ市委工作的四

年，⇿年䜭参加国ᒶ节ᒶ祝大会，同时我

䘈带两名优秀ቁ年ݯㄕ队员（以后改名ቁ年

先䬻队）ⲫ上天安门෾楼向∋主席献㣡。

1999年1月，北京电视台邀请我和当

年ቁ年ݯㄕ部的⊏ᮜ文、လੋ式同志和几

次国ᒶ节给∋主席献㣡的ݯㄕ重上天安门

进行䟷䇯。䛓时的ቁ年ݯㄕ队员此时䜭已

60岁ᐖਣ了。他们在各自工作዇位上对国

家贡献不小，有的从事航天事业，有的是

优秀教师、科学家、ࣣ动⁑㤳。这⇥䟷䇯

前排左 2 陈庸勋（地学系）、左 3 牛竞存

（外文系）、右 2 吴宏宛（社会系）、右 1 蒋

励君（金凤，外文系）；后排左2卢鹤维（刘华，

经济系）、左 3王士林（外文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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㻛收集在建国五十ઘ年大ᒶ期

䰤播放的㓚ᖅ⡷《国典春⿻》

第一集中。

在ቁ年ݯㄕ部工作一⇥时

䰤，我深感责任重大，自己刚

参加工作，㕪ѿ工作经验。我

᢮到ഒ市委书记杨՟㇤、张大

中同志，要求他们ਖ⍮一位经

验丰富的同志来主持ቁ年ݯㄕ

部的工作。后来领导将中学部

部长ઘ世䍔同志调来任部长，

改任我为副部长。ઘ世䍔同志

经验丰富，ਓ才ᖸ好，我䐏着

他工作一年，受⳺ग़⍵。1951年ࡍઘ世䍔

同志ਖ有重任调出ቁ年部，我继任部长。

ቁ年ݯㄕ部的同志䜭把ቁ年ݯㄕ看作⾆国

的㣡ᵥ、⾆国的未来，十分热爱这项工

作。我们到中小学校试建ቁ先队，创办

《北京ݯㄕ报》，建立起第一个ቁ年之家

（在北海公园内），䘈在Ჟኡ公园建了ቁ

年ᇛ，༿天৸在中ኡ公园举办了༿Ԕ㩕。

1951年我受青年ഒ中央委⍮，带一个

ቁ先队小队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ቁ先队༿

Ԕ㩕，和保加利亚、罗傜ቬ亚、䱯尔ᐤቬ

亚、स⢉利、ᦧ克、波ޠ、民主ᗧ国等国

家的ቁ先队一起，在斯大林෾黑海之┘度

过了一个᜹快的༿天。后来成为影ࢗ双Ṇ

᰾星的䜁振⪦就是这个队的副队长。回国

䙄中，我们亪䐟参观了罗傜ቬ亚首䜭布加

ं斯特和㣿联首䜭㧛斯科。1951年至1952

年期䰤，⊏ᮜ文、李学ؑ、王静ᒴ等同志

也ᴮ分别带领几个ቁ先队代表队去㣿联、

स⢉利参加༿Ԕ㩕，到民主ᗧ国参加世界

青年联欢节。北京ഒ市委于1989年为㓚ᘥ

ቁ先队建队40ઘ年，出版了《䱣ݹ下美丽

的事业》一书，其中有我一ㇷ文章《ጷ高

的事业  ᒨ福的回忆》，就记述了这⇥工作。

在北京ഒ市委工作的四年中，我感受

最深的是领导们的工作作仾非常好。他们

⋑有官ᷦ子，密切联系㗔Շ，能ੜ取㗔Շ

的意见。ֻ如ഒ市委领导杨՟㇤、张大中

同志年ᓅ总结工作，ੜ取㗔Շ的批评、意

见后ㄏ感动得流下⵬⌚。一Ӌ高级领导干

部⋑有官≄，㗔Շ䜭可以直呼其名，޽加

上最亲切的称呼“同志”。比如彭ⵏ同志

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ެ市长，我们见面䜭

ਛ他彭ⵏ同志。在北京下Ԕ取㕄࿃院时，

他亲临现场ḕ看、ᤷᥕ，次日市政府一声

Ԕ下全市࿃院一律ሱ䰝。在大ᩎ卫生运动

时，他亲自䐁到㘱Ⲯဃտ的四合院去检ḕ

是੖ᖫᓅ干߰。连我这个年䖫的小干部也

常㻛他ਛ去询问学校的情况。

记得1952年༿天的一个星期天，我正

䲚同一个小学ቁ先队的中队参观ጷ文区Ḁ

印ࡧল，突然接到彭ⵏ秘书打到工ল᢮我

的电话，ਛ我立即䎦到市委去见彭ⵏ同

志。去后才⸕䚃彭ⵏ同志ਛ我≷报当时᳁

中小学校㘱师是੖ⵏ正得到了Ձ᚟。因ٷ

为解放后⇿年ሂ᳁ٷ教师䜭要参加政治学

牛竞存（中）和当年曾给毛主席鲜花的儿童及同事在天

安门城楼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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Ґ和䇨多学生活动，市政府通⸕今年᳁ٷ

一定要让㘱师Ձ᚟好。当ੜ我≷报今年᳁

部分学生活动后，彭→ڌ办政治课并ڌٷ

ⵏ同志才放心。⇿年国ᒶ节前，彭ⵏ同志

䜭ਛ我带上预选出的几个优秀献㣡ݯㄕ到

他家与他一起ਲ਼亯午依，在䈸笑㙺天中进

一步了解ᆙ子们的家ᓝ、性格、学Ґ、身

高、相䊼等情况，最后挑选两名最优秀的

ㄕ上天安门献㣡。他有时因ࣣ㍟不舒服ݯ

星期日到公园去Ձ᚟，䘈ਛ我带几个小学

生和他一起到北海公园去划船、走走。北

海公园北የ上的第一个ቁ年之家就是在我

的提议后，他视ሏ并和有关部门批准选择

一个ᇛ⇯䚇൰建起来的。

৸如青年ഒ中央书记冯文ᖜ同志也常

ਛ我≷报ቁ年ݯㄕ工作，当他ੜ我䈤ഒ市

委领导重视青年ഒ工作ᘭ视ቁ先队工作

后，他ᤷ示北京ഒ市委领导要十个ᤷཤᕩ

䫒⩤，不仅要ᣃ青年工作，也不可ᘭ视ቁ

年ݯㄕ工作。他对当时学校对ቁ年ݯㄕ进

行政治思ᜣ教育ݹ讲大䚃理并ᩎ形式主义

的做法提出批评。为此他给ቁ先队䖵导员

作报੺，要求一定要按➗ݯㄕ的特点开展

喜闻Ҁ见的活动，ሃ教于Ҁ。

1952年㜑㘰邦同志到ഒ中央任书记处

书记，他平᱃近人，经常到ഒ市委和学校

了解ቁ年ݯㄕ工作情况，并亲自给ቁ先队

䖵导员作报੺。ഒ中央ቁ年ݯㄕ部部长陈

⨿同志（㪻介⸣的大秘书陈布䴧的ྣݯ）

䘈经常下来参加ቁ先队的活动，与我们一

起探讨工作。在这Ӌ领导干部的言行中，

我们感受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、密切

联系㗔Շ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Ӌ共产

党的优良作仾，从㘼以他们为ῌṧ，把这

Ӌ作仾䍟ᖫ到自己的工作中。 

1953年组织上把我从ഒ市委调到华北

ഒ委ቁ年ݯㄕ部任ቁ年ݯㄕ科长，ն1954

年8月华北ተ、华北ഒ委᫔䬰了，组织上

调华北ഒ市委书记㪻⇵同志到内㫉ਔ工会

任副主席。我是他的秘书，就带着刚满ॺ

岁的大ݯ子到内㫉ਔ工会工作了，在内㫉

ਔ工会当了三年秘书。过去做ቁ年ݯㄕ工

作，我⟏ᚹ中小学生，我现在ᗵ享了解工

人，因此޽三要求到工ল第一线去工作，

以ׯ⟏ᚹ工人。

1957年5月，组织上调我到新建第一

∋㓪ল当工会主席，以后৸当了副ল长。

我经常到䖖䰤和工人们一起ࣣ动，参加

他们的班前班后会，关心他们的工作、学

Ґ和生活，基本上能做到⇿天与三班工人

䜭能见上。工人们爱ল如家，努力工作，

不计报䞜，深深打动了我。如㘱工人ᡯ⦹

ኡ经常加班，不声不响到处检ḕ㔤؞下水

䚃，我发现后给他报了加班䍩，他ত推辞

工张师傅经常到ඳ൮؞三后才去领。机޽

ึ里ᦑᓏ䬌烂䫱，也会在ൿ⚟⌑里收集䬌

丝用于㔤؞工作。৸如؞㺕工党␁珍⇿天

վཤ؞㺕઒子，珍ᜌ⇿一分䫏，连ཤ䜭㠽

不得ᣜ。她的名言是“ᣜཤ䈟三针”。类

լ事情ᖸ多，只要工作需要，ল领导一声

Ԕ下，全ল职工䜭会齐心协力，ᜣ方设法

完成任务。ল领导也是ᘈ我工作，白天深

入䖖䰤，ᲊ上开党委会到深ཌ，平时⇿天

只ⶑ四五个小时，有时工作需要就通ᇥ不

ⶑ。 1958年大跃进，全ল完成全年生产

任务200%。ল党委决定䲔书记、ল长、

工会主席外，给全ল职工年㓸发双㯚。领

导干部ਲ਼㤖在先，享福在后，也◰࣡着工

人。1958年大跃进，我的小ݯ子出生，产

。56天，我只Ձ᚟了一个月就提前上班了 ٷ

我在一∋工作三年， 1960年㻛调到

呼市市委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，我׍׍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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㠽地离开工人ᴻ友。这时我常下农ᶁ了解

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情况。 1964年春我৸

调到呼市科委任副主任，我感到在机关工

作开会多，ᜣ进一步下ґ了解农民，因此

报名参加农ᶁ“四清”工作队任队长。我

僁自行䖖傞上行李，到ṳ㣡公社㤲林太大

队工作近三年。在农ᶁ我ᰙ起᤮㋚，白天

下地和农民同ਲ਼同տ同ࣣ动。入ߜ我ᛓ了

≄管炎，ᐑ回医疗的大ཛ给我打针ਲ਼药不

见好䖜，࣍我回市里Ձ᚟治疗，ն我不肯

ᢄ下工作回去，大ཛ开⧙笑地䈤：“ⵏ是

个䫱人！”由于ࣣ㍟，≄管炎几个月不

好，发展成了ធ性支≄管炎和肺≄㛯，从

此一到ߜ天就⣟病，ᣈ⼘得我ᖸⰋ㤖。

一直到 60岁离Ձ后，我经过多年坚持䭫

⛬，才逐⑀好䖜。

在清䍖目、清ԃ库、清䍒务、清工分

的同时，也发动㗔Շ提意见，结果发现ᶁ

里大小队干部基本上䜭ᖸ好，因此战果平

平。ն我收获最大的是广大农民ਲ਼㤖㙀

ࣣ、␣ᵤ善良，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并和

农民结下了深৊的友䈺。

大队的ྷྣ队长㣖䬦䬦是䍛下中农，

热情能干，我տ她家，和她ၶၶ、ྣݯ们

ⶑ在一个大⛅上。不久她的大က从南㩕子

ᶁ来了，她大က的ཤ上有一处ՔⰅ，平日

⊹唈ሑ言。经过了解才⸕䚃，她大က是

南㩕子ᶁ的ྷྣ队长，иཛᰙ年去世，她

带着四个ቊ未成年的子ྣ生活，全家靠种

⭠、放傜、在傜䐟上᤮拉➔䖖ᦹ下的➔⑓

生活，十分㢠䳮。“四清”运动中她㻛䈜

䲧、受检ḕ，一时ᜣ不开ᜣ自ᵰ，用࠰࢚

划Քཤ部，经过ᮁ治㻛䘱到㣖䬦䬦家调

养。四个子ྣ中㘱大已出ჱ，其他三个ᆙ

子无׍无靠。我经过调ḕ了解情况属实。

我ᖸ同情她的䚝䙷，在生活上关心她，ធ

ធ地她ᖸؑ任我，并向我ੀ䵢了心结。为

了治᜸她的ՔⰋ，我带她回呼市我家ት

տ，一方面带她到市立医院去治疗ཤ上的

Ք，ਖ一方面᢮我的䛫ት公安ተ长来安ហ

她，䈤她⋑有䘍法，保证不会޽有人᢮她

的哫✖。她因此放心、平静下来了。此

外，我䘈经常给她点䫡、㋞伏，ᑞࣙ她的

家人。后来৸到她տ家所在的社区为她办

了ㅄഠ䳮㺕ࣙ金手续，她十分高兴。不久

我和她࿩࿩把她䘱回南㩕子ᶁ，ᆙ子们无

比兴奋◰动地迎接ྸྸ回家。从此我家和

㣖䬦䬦က࿩两家来ᖰ不断，结下了无比深

৊的က࿩情。

为了让ྣݯ们体验农ᶁ的㢠㤖生活，

我让两个䖳大的ྣݯ在ሂ᳁ٷ也带上点䫡

和㋞⾘䖞流到她两က࿩家տ⇥日子，让他

们从小就体验到农民的㢠㤖生活，同情他

们，ᑞࣙ他们。我㘱伴是我的同学、同

ґ，也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在内㫉ਔ日报社

时事部任主㕆，一度也当“走资⍮”ཡ去

了自由。三个未成年的ྣݯ学校ڌ课，在

家⤜立生活。14岁的大ݯ子韩大欣Ҡ㨌

做依˗ 12岁的小ྣݯᲃ㦓打ᢛ家、⍇㺓

服˗10岁的小ݯ子大᰾拉仾㇡ᑞକକ做

依。有空时，କକ带࿩࿩、ᕏᕏ温Ґ点功

课。这时在农ᶁ的㣖家大က常来看望三个

ᆙ子，当大欣参加䭑ⴏ建设ޥഒ时，大က

流⌚䘱别。在农ᶁ的两家子ྣ长大后多数

在呼市᢮到了工作，成家立业，过上了ᒨ

福的生活，并且䜭ᖸᆍᮜ㘱人。大က的ݯ

子刘文ሯᖸ៲事，21岁就参ߋ了，在部队

ᣃ紧机会学Ґ文化，复员后到呼市工会工

作，之后他৸上了工农ޥ大学。由于他工

作ᮜ业、能力强、有文化，ᖸ快就当了市

工会副主席。文ሯ为人ᘐ৊、ඖ䈊、热

情，我只做了点微不䏣䚃的事，他ত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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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心中，⇿䙒过年过节全家聚佀总请我们

ཛ࿫一起去ਲ਼依。

1966年春“四清”运动结ᶏ，我৸回

到市政府，㻛调到文化ተ工作。不久“文

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市委决定三个ࢗഒ（歌

ഒ、杂技ഒ）集中在一起开展ࢗഒ、ᱻࢗ

运动，让我负责组织工作组领导运动。ᱻ

ഒ傜ᗧ才৽对工作组，当时中央䇔为䈱ࢗ

৽对工作组，䈱就是৽对革命。因此傜ᗧ

才同志首先㻛打成“৽革命”。㗔Շ起来

批判三名三高、文㢪黑线，康㘐⧢、任㘐

ഒ名╄员䜭㻛批判。不久৸৽过ࢗ等ᱻࠔ

来批判资产䱦级৽动䐟线，我因批判傜ᗧ

才、䭷঻了㗔Շ，ᢗ行资৽䐟线，㘼㻛ᨚ

ᯇ批判。我㻛ᡤ上三亦ᑭ子“走资本主义

䚃䐟的当ᵳ⍮”“ٷ党员”（地下党）、

“地主⤇Ԅ子”（⡦⇽是地主） , ᡤ上高

ᑭ子⑨㺇示Շ。我ᴮ主动䈊ᚣ地向傜ᗧ才

同志䎄礼䚃ⅹ，傜ᗧ才也是个㘱实৊䚃的

同志，以后我们成了好ᴻ友。与此同时，

我爱人韩㮤清也㻛当“走资⍮”ᢓᣬ，我

ၶၶ㻛当地主䎦回⋣南㘱家。不久৸开始

打“内人党”，䈤内㫉ਔ的共产党就是

“内人党”，㻛ᢓ঻的“内人党”㻛↖力

᳤打，在火⚹子䐏前ᤧ打后，ཌ里㻛ᢄ到

天䴚地里，ᖸ多人㻛打Ք致↻。因此我ߠ

䎱䘈⋑当“内人党”ᥘ打，ڧڧ䐁到北

京、天⍕㘱同学、亲友家䓢避一年。直到

党中央不让打“内人党”了我才回呼市，

这期䰤我㘱伴也ཡ去了自由。

“文革”去⸣家ᒴ学Ґ一年多，这⇥

时䰤家里只留下三个ྣݯ⤜立生活在市政

府家属院两䰤平ᡯ里。当时中小学䜭ڌ课

了，他们只好生活自理，大ݯ子常去ᐖ䛫

ਣ㠽看人家ᘾṧ⛂㨌做依，有时䙷到ഠ

䳮，䛫ት们䜭ᑞᘉ。1969年呼市各单位的

“走资⍮”䜭参加学Ґ班到⸣家ᒴ学Ґ

一年多，我1971年4月从⸣家ᒴ回到呼市

时，只见到我㘱伴领着两个小ྣݯ接我，

原来我大ݯ子大欣参加䭑ⴏ建设ޥഒ去䭑

ⴏ草场了。

1978年ᚒ复高考后，大ݯ子考上天⍕

大学，ྣݯ考上南京䛞电学院。大ݯ子大

学毕业后工作几年৸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管

理学院，小ݯ子参ߋ回来考上电大，他们

工作䜭ᖸ好，让我ᖸ放心。我们ཛ࿫二

人䜭于1984年离Ձ，这时䜭已䎵过 60岁

了。我和㘱伴分别在报社和附近的小学校

义务ᑞ了几年ᘉ才Ձ᚟。

二十世㓚八九十年代，清华的㘱同学

们和北京ഒ市委的㘱伙伴䜭已䘰Ձ，⇿年

䜭有聚会。我身在呼和⎙特，ն他们聚会

总ਛ着我，我也争取⇿次䜭去参加。大家

非常亲热，争着要我տ他们家，ӂ相ਛ

着当年的㔠号，我㲭然八九十岁了，他们

ӽਛ我“小⢋”，我们䜭有共同语言，共

同关心党和国家大事，在一起总有䈤不完

的话。清华Ⲯ年校ᒶ时，我和大ݯ子䜭是

校友，参加了各种活动。现在我䘈和㘱校

友、㘱伙伴们有电话来ᖰ。

牛竞存学长（2016 年 4 月）


